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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现代碰撞之下布朗族的生态文化走向

———以云南西双版纳勐海县章朗村为例

杜香玉

（云南大学 西南环境史研究所，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摘要：云南西双版纳勐海县章朗村是布朗族世代居住的古老村寨，经过历史的变迁形成了其独特的民族生

态文化。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布朗族的民间信仰、文化传统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和挑战。人口增长与资源

的矛盾、科学技术的革新与宗教信仰的冲突等使得布朗族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制度建设等发生了转变。

布朗族生态文化需要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化元素，寻求适应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生态文

化发展模式，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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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朗族生态文化是民族生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传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学

界关于布朗族生态文化的研究集中于民族学、人类

学、历史学等领域，其内容涉及历史源流、自然环境、

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宗教信仰、婚丧习俗等，集中于

民间信仰和宗教信仰中的生态文化研究。穆文春、

杨毓骧等人搜集到大量关于布朗族民间信仰和宗教

信仰的传说故事和仪式等资料，其中包含了丰富的

民族生态文化知识，但资料的使用缺少一定的考辨

分析。［１］吴兆录、丰爱两位学者从生态学视角对布



朗族龙山及坟山森林进行了研究，穆文春从布朗族

的森林观及森林农耕方式出发，阐释了布朗族在传

承传统生态文化的基础上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

处。［２］此外，杨竹芬、苏红斌的研究认为布朗族的生

计方式之中具有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意识。［３］

安静认为布朗族民间信仰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在传统的知识体系之中，形成了布朗人尊重自然、

保护自然的生态观。［４］近年来，布朗族的生计方

式、生态观、森林观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但其探

讨较少涉及布朗族传统文化所面临的危机，存在

一定的片面性。因此，本文以云南西双版纳勐海

县章朗村作为田野调查点，通过整理、分析文献资

料及访谈记录，围绕布朗族在生产生活、宗教信

仰、风俗习惯中所包含的生态文化内容，探讨章朗

村布朗族的传统文化在现代因素的冲击下面临的

危机及应对措施。

一、西双版纳章朗村布朗族概况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章朗村是一个纯布

朗族村寨，“章朗”是傣语地名，意为“冻僵了的大

象”。从章朗村的历史进程来看，存在已有１４８７年
之久。传说，古时候商贩从泰国用大象驼经书路过

此寨，大象冻僵在此，故有此称呼；也有说法称，在一

千四百多年前，有两位僧人，一位叫牙南坎皮，一位

叫马哈洪，两位前往斯里兰卡取经，僧人玛哈烘传教

至此，动员两个寨子合并形成章朗村寨，他们从斯里

兰卡用大象驼回许多经书，大象行至此处冻僵之后，

又有曼样布朗族从布朗山迁居到此，人口逐渐增

多。①章朗村在一千多年的历史演变进程之中，经历

了不断迁徙、分化和融合的过程，形成现今格局，是

一个典型的集生态、文化、风俗、宗教、礼仪于一体的

布朗族村寨。

（一）自然环境

章朗村位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西定

乡，全村国土面积５４７ｋｍ２，海拔１３３０ｍ，年平均气
温２１５０℃，年降水量１５３０００ｍｍ。②章朗村森林的
分布区域海拔超过１３００ｍ，已超出热带气候范围，
属于南亚热带气候，全年无霜，分干湿两季，适宜植

被生长，珍稀植物较多。

从植被分布来看，村寨周围分布着茂密的原始

森林，分为水源林、风景林、经济林，属于西双版纳热

带森林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以热带山地雨林、热带山

地常绿阔叶林、热带季雨林以及山地矮林四种植被

类型③为主。由于章朗村寨自然生境保护良好，其

植被种类丰富多样，对于反映西双版纳西部热带山

地雨林和热带山地常绿阔叶林区系具有一定的代表

性。其中种子植物６２９种，占西双版纳种子植物区
系（３８５６种）的１６３％．热带山地雨林主要分布于
水热条件较好的沟谷地带，自章朗总佛寺以下沿河

谷两岸至海拔１３００ｍ左右均有热带山地雨林分布，
其保存较好的是“坟山”，代表植物有高榕、蒲桃、云

南臀果木、绒毛番龙眼、西亚梭罗等。热带山地常绿

阔叶林主要分布在章朗总佛寺以上的区域，下部过

渡到山地雨林，上部至山顶演变为山顶矮林，以樟

科、茶科、壳斗植物为优势类群，代表植物有：普洱

茶、红木荷、茶梨等，此类植物中林下蕨类植物十分

丰富（见图１）。由于章朗村位于森林之中，气候适
宜大多是兰科植物，尤其是附生兰类植物生长繁殖，

有些则是重要栽培和资源植物，如百合科、蔷薇科、

姜科、爵床科、茄科等④。从动物分布来看，并未有

专门调查数据进行详细统计。但从当地良好的生态

环境及当地村民的口述可知，历史时期此处森林密

布，动物极多，是众多虎豹鹿熊生存之地，丰富多样的

动植物资源为维护当地良好的生态环境提供了保障。

①资料来源：云南省城乡规划设计院于２０１６年所编《西双版纳州勐海县西定乡章朗村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规划》第

７页。

②参考云南省绿色环境发展基金会、中国科学院东南亚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章朗村项目合作小组于２０１６年５月４

日所进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报告，第１页。

③参考云南省绿色环境发展基金会、中国科学院东南亚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章朗村项目合作小组于２０１６年５月４

日所进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报告，第５页。

④参考云南省绿色环境发展基金会、中国科学院东南亚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章朗村项目合作小组于２０１６年５月４

日所进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报告，第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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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环境

从当前人口与经济情况来看，章朗村现有耕地

３８５７００亩（２５７１３ｈｍ２），其中人均耕地 ３４２亩
（０２２８ｈｍ２）；林地４５００００亩（３００ｈｍ２），其中经济
林果地３５４８００亩（２３６５３ｈｍ２），适宜种植水稻、甘
蔗、茶等作物。全村辖３个村民小组，即老寨、中寨、
新寨，２０１４年全村经济总收入５６５０８万元，农民人
均纯收入５７５９００万元①。据村支书所讲，截止到

２０１６年，章朗村有农户２６５户，人口１１２３人，男５４５
人，女５７８人，其中农业人口 １１２３人，劳动力 ７２１
人，从事第一产业共６９０人，农民收入主要以种植业
为主；从民族成分来看，章朗村以布朗族为主，但也

有嫁入村寨或外来居住的人员，他们一般为汉族，因

布朗族的祖先与傣族、哈尼族有纷争，所以规定不能

与两族通婚。

章朗村周围的原始森林生长着许多野生茶树，

古茶业成该村的主要特色产业。关于古茶树的发现

还有一段动人的传说，据大阿章口述：很久以前，布

朗王的儿子突发重病，四处求医无果。有一次，布朗

王外出征战，他的儿子在林中散步时，天上飘下一片

绿色的叶子掉进他的口中，之后，布朗王儿子的病竟

然好了，这片神奇的叶子便是茶树叶；另一个版本是

说，布朗王在去世时，他觉得留下金山、银山，子孙们

都会用尽，而茶树可以为子孙带来无尽的财富，于

是，茶树便被布朗族世代种植。这两个传说以不同

的视角叙述了布朗族的祖先受益于茶树，茶树是他

们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章朗村

原有的古茶树面积为７００亩（４６６６ｈｍ２），在此基础
上，章朗村民又扩大了乔木茶、台地茶（又称生态

茶②）的种植。自２００４年开始，随着章朗村普洱茶
逐渐市场化，一些外出务工的青壮年陆续回乡，投身

于家乡茶业，使得村民的经济条件得到极大改善，也

加速了村寨的经济发展进程。

综上，气候适宜、植被丰富的章朗村由于交通不

便、地域封闭阻隔了布朗族与外界的交流，形成适宜

本民族发展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信息闭塞使其

民族文化较好地保留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后，章朗村的农耕方式仍为“刀耕火种”，生产工具

仍以竹木器、铁制农具为主，传统文化未受到外界影

响，直至改革开放以后，人口外流，促进了章朗村与

外界的接触，生产和生活方式逐渐发生转变，现代化

元素逐渐渗入，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正在发生着转变，

布朗族的民族传统文化受到了冲击。

二、传承与延伸：布朗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文化

生态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人与自然互动过程中

形成的一种文化意识形态。生态文化发端于人类的

生产生活活动之中，并不存在脱离人类的生态文化。

从传统意义上来说，生态文化是在旧有经济模式、制

度模式、思维模式中存在的保护自然环境、维持生态

系统平衡的文化形态；从现代意义而言，相对于旧有

模式下，生态文化具有科学性、选择性、创新性。

①参考云南省绿色环境发展基金会、中国科学院东南亚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章朗村项目合作小组于２０１６年５月４

日所进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报告，第１页。

②生态茶即不施农药，其肥料完全来源于腐烂的树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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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界对于生态文化概念的阐释尚有争议，主要
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生态文化是区别于人类过

度掠夺资源和破坏环境的传统文化中产生的新的文

化形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生态文化是人类文明演

进中传承下来的历史性积累和经验。［５］一些学者对

于生态文化的定义和内容进行了界定，①但由于出

发角度不同，不同层面对于生态文化的理解各异，有

其合理性，也存在不足之处。笔者认为，生态文化建

基于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之上，是一个形象的、直观

的、动态的文化表现形式，是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

继承上，有所延伸和深化，并非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形

态，而是在嬗变之中适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形成

的带有传承性、发展性、创新性特征的文化形态。生

态文化并非是一个单纯的现代概念，传统文化之中

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文化，从生态文化的定义和内容

来看，传统与现代文化中的生态文化具有共融性，只

有把握好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度”，两者才能契合。

纯粹的传统，会使人类发展停滞不前，而单一的现代

化趋势，则会使人类丧失文明。布朗族生态文化在

传承、延伸之中，其传统的生产方式、宗教信仰、风俗

习惯等受到不同驱动机制的影响，需要不断深化和

创新，以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布朗族是一个典型的山地民族，世代依山而居。

在布朗族眼中，山林是自然的一种赐予和恩惠，其生

产生活、生息繁衍完全依托于森林，于是造就了布朗

族与自然相处的一种独特的生态文化。布朗族的生

态文化经历了长期的演进，为适应其生存环境，形成

了一种适应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文化意识形

态，强调在人与自然共生模式下的生态物质文化、生

态制度文化、生态精神文化，主要体现在其生产方

式、生活方式、社会规范、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

方面。

（一）生产生活领域中的生态文化

人与自然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人们不断地利用

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人们在掠夺自然资源的同

时，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人们为

了更好地生存与发展需要，寻求一种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方式。布朗族的文明演变历程有别于中国传统

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受特殊的自然地

理环境影响，布朗族一直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经济

形态，采集、渔猎与农耕等生产方式交错进行，山林

中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为人们的生存发展提供了良

好的环境条件。

１尊重自然：依时令而采狩
章朗村所属山区为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周围覆

盖着茂密的原始森林，野生植物资源丰富，为村寨村

民提供了良好的采集场所。章朗村周边森林之中可

采集的食用类野生植物种类多达数十种，如芭蕉花、

野荞菜、蕨菜、野芹菜、菌类、竹笋等；狩猎一般不分

时节，由于布朗族依托山林而生，长期积累的狩猎经

验摸索出动物的习性，并采用多种方式捕获野兽、鸟

类、鱼类，［６］５６章朗村寨附近的森林之中栖息着多种

飞禽走兽，如虎、熊、豹、野猪、野牛、蟒蛇等，山谷地

带的小河流中也有一些鱼类可捕食。

布朗族的采集任务一般由妇女承担，每逢春、秋

两季植物生长旺盛，妇女结伴前往山林采集各种可

食用的野菜、野薯、竹笋和菌类植物。历史时期的布

朗族便是以游猎为主，主要有个人狩猎和集体狩猎

两种形式，狩猎工具有火枪、弓箭、长刀、弩等，狩猎

方法有围猎、设计陷阱、设地弩、火攻、隐蔽待猎、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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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从生态文化的定义，任永堂认为生态文化即人类社会的文化，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大体经历了自然中心主义
的原始文化、人类中心主义的人本文化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化三个阶段，生态文化是认为文化发展的高级阶

段，也是人类文化发展所追求的最佳模式。杨红的《摩梭人生态文化研究》一文认为生态文化本身并非是一个抽象的、静

态的概念和范畴，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生态文化各不相同、各具特色，不同的自然环境之中民族生态文化具

有丰富性和多样性。从生态文化的内容出发，余谋昌所撰的《生态文化论》一书认为生态物质文化是指人们为适应其生

存环境而不断地转变生产方式、能源方式、生活方式，以实现生态保护；生态制度文化是指环境问题进入社会规范和秩

序，人们为保护环境而逐渐形成制度，环境保护促进了社会关系的调整，并寻求新的社会制度；生态精神文化是指人类认

知自然的方式，包括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环境宣传与教育等。廖国强的《文化·民族文化·生态文化》一文认为民族生

态文化是中国各少数民族在与自然生态环境交往的漫漫历程中，以特有的生态观、文化观和宇宙观为指导，以调适生态

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为落脚点和归宿而形成的生态物质文化、生态制度文化、生态观念（精神）文

化的总和。



击等多种方式，对于虎、熊、野猪等大型动物一般是

设计陷阱，等待捕获；如山鸡、松鼠等小动物，则是采

取诱捕，而小鸟等则是用弓箭、火枪等。［７］章朗村布

朗族关于人与植物、人与动物之间有很多生动的传

说，一方面，布朗族既害怕毁坏森林会带来灾难，又

不得不砍伐森林建筑房屋；另一方面，既畏惧一些凶

猛的动物，又不得不捕获动物来获取食物。人与自

然之间的密切关系得到了充分体现，章朗村布朗族

将动植物融入社会生活之中，反映了章朗村布朗族

的生态观念来源于人与自然的互动。

２合理利用自然：据地势而耕
章朗村布朗族位于巴达山山区，交通不便，社会

经济发展较为迟缓。村寨长期从事山地农业，农耕

方式主要是“刀耕火种，轮歇抛荒”，长期的休耕轮

作既维持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持

了土壤肥力，维持了生态系统平衡。２０世纪５０年
代以前，章朗村寨的农作物种植以旱稻、玉米为主，

辅以小麦、荞麦、瓜豆等，旱稻是主要的粮食作物，在

山地农耕作业中有一套完整的耕作流程（见表１），
整个过程中较好的遵循了自然规律。

表１　布朗族旱稻生态生产流程

过程 时间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

选地 阳历一月 一般选择抛荒多年旧地（保护林地）

砍树 阳历二月 一般不砍小树、老树（保护树木）

烧地 阳历三月 划定防火线，以灰烬作为肥料（森林防火，天然肥的使用）

播种 阳历五月 根据鸟叫声、花开判定时节（人与自然的互动）

薅草 阳历六月至九月 抑制杂草无序生长，维持生态系统平衡

割谷 阳历十月 祭祀氏族神灵，先割谷魂、水魂所在地（“万物有灵”）

脱粒 先由男子赤足揉搓谷穗，再由妇女用弯木棍反复敲打清理

装仓 为预防火灾烧毁粮食，仓库分散在村边，如图１（防火意识）

　　注：资料来源于颜思久的《布朗族农村公社和氏族公社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４８至５３页。

　　据表１可知，布朗族在整套旱稻耕作过程之中遵
循自然、顺应自然，实现了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相处。其

一，选地；阳历一月份，在西双版纳亚热带山区，天气微

寒，农事相对清闲的季节，也是选择耕地的时期，一般

所选耕地是抛荒多年的旧地。［６］４９其二，砍树；多在二月

份进行，小树、老树并不在砍伐的范围之内，据章朗村

管护员岩章往所说，在动工砍树之前，会在所砍树的片

区用糯米饭、蜡条、点心等向神灵祷告说明砍树的用

途，以防上有神灵责怪。其三，烧地；阳历三月，亚热带

地区高温干旱，枯枝落叶较多，是较为理想的放火烧山

时节。但此处的烧山活动实为防止发生森林火灾，如

大家先到地里捡集树枝和杂草，破出数道防火线，在地

边准备好竹筒水。其四，播种；阳历五月时，雨季来临，

布朗族判定播种时节一般以自然界万物作为其标准，

当听到深山中的一种鸟儿发出“班好塞火，班好塞火”

的叫声，又见麻粟花开成一片灰白色，全寨人便知播种

时节到了。［６］５０其五，薅草；六月至九月期间，正是亚热

带山区植物生长繁茂时节，旱地上的杂草也以旺盛的

生长力与禾苗竞争生存空间。其六，割谷；阳历十月间

收割，需要祭拜神灵，反映了布朗族对于神灵、祖先的崇

拜、尊敬之意。其七，脱粒；完全依赖于男女手工劳动。

其八，装仓；为预防自然和人为火灾，布朗族仓库一般建

在村边特定地点，每个仓库①约占地四五平方米，为主楼

建筑，由竹子架空，上面放置粮食［６］５１（见图２）。

①章朗村村寨的仓库不同于其他布朗族地区，其仓库下面放置棺木，上面放置粮食，据当地村民所讲，下面所挂棺木

是死在村外无法进入坟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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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朗族在与自然的不断接触之中，往往将人与
自然混为一谈，将动植物作为与人一样拥有生命、思

想和灵魂的存在，抑或是一种比人更为高尚的神灵

依附体，也进一步说明了布朗族适应自然生存的一

种共生模式。采集主要发生在春、秋，狩猎虽一年四

季皆可，但多在秋后进行，采集狩猎的时节较好地规

避了动植物生息繁衍时期。农耕作业的整套流程包

含了丰富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休耕在一定程度上

恢复了土壤肥力，焚烧杂草则为农作物提供了天然

肥料。

（二）制度层面的生态文化

环境保护的制度化主要是约束、限制人们的不

合理行为，将环境问题纳入社会规范之中。历史时

期，少数民族地区并没有所谓的“森林法”，而是通

过约定俗成的乡规民约、习惯法、祭祀礼仪等保护生

态环境资源，主要目的是为了禁止森林乱砍滥伐、森

林防火、保护动物。在布朗族的信仰中，原始崇拜与

宗教信仰是共融的，蕴含着丰富的传统生态文化。

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建立在人们的信仰之下，

这种信仰与其他少数民族相比可能有共通之处，但

也因生存地域环境不同而有自己的独特性。

１传统环境保护法规：乡规民约
几千年来，章朗村附近植被茂密，归根于章朗村

的森林保护规范及乡规民约、习惯法。章朗村周围

分布着大片原始森林，其中位于村寨周边的坟山是

村民祖祖辈辈死后的安葬之地，也是全村禁忌之地，

不能随便进入，坟山中的树木禁止砍伐和采摘，即使

是枯枝落叶也不能捡，狩猎更是被禁止。每逢祭祀

或过年、过节，族人去缅寺举行滴水仪式来祭拜祖

先。村寨对于坟山的保护，利用人们对逝者的敬畏

心理，来约束其行为，完整地保护了坟山的森林生态

资源。

２传统环境保护思想：祭祀礼仪
为防止村民乱砍滥伐，保护森林资源，布朗族有

砍伐树木前要先祭祀树上神灵一说。森林是布朗人

所敬畏与崇拜的“鬼神”的住所，每一棵树上都依附

着一个生灵。布朗族相信“万物有灵”，认为处处有

鬼神，自然界中的一切，包括森林竹石、河流山川、日

月星辰、生老病死等皆有鬼神主宰，皆按鬼神意志在

运行，包括天神、地神、水神、火神等，并没有谁高谁

低，而在于所管辖事物不同。据章朗村缅寺的佛爷

所讲：树木不能随意砍伐，如果所砍的树上有神灵居

住，那神灵便会降祸于砍树之人。村寨中曾有一户

人家，旁边有棵大树的枝干遮住了他家中的房子，于

是，这家的男主人便将树枝砍断，没过多久，他便生

病了。然而奇怪的是，他到处求医，竟无人能诊断出

他的病因。这位男主人认为是自己砍断树枝冒犯了

树上居住的神灵，于是到缅寺找到佛爷，请求佛爷念

经，没过几天他的病便好了。森林乃至一些年龄久

远的树木是神灵的栖居之所，一旦要砍伐树木，布朗

人便会带着一些祭祀品包括蜡条、茶叶、饭、米、点心

等献祭，向树上居住的神灵祷告，说明砍伐树木的原

因，并请求神灵谅解。

（三）精神层面的生态文化

布朗族精神层面的生态文化主要体现于原始崇

拜、宗教信仰之中，“万物有灵”论贯穿于布朗族的

思想意识之中，认为鬼神无处不在。布朗族从人的

灵魂观念出发，认为自然界的各种物质都同人一样

是具有感情、灵魂的生物，而自然现象和自然力量又

可以将其感情施加于人。民间信仰、宗教信仰之中

蕴含着丰富的生态观念、生态意识和生态行为，在村

落中一代代族人为适应生态环境发展不断传承和

延伸。

从原始崇拜来看，章朗村布朗族有其独特的植

物崇拜，如神树，即榕树、三叶蔓荆，祭祀“神树”的

活动每年都要举行，带着蜡条、糯米饭、点心等向

“神树”祈祷庄稼丰收、人畜平安等。因章朗村布朗

族信仰小乘佛教，小乘佛教中“榕树”和“菩提树”的

概念类同，章朗村所祭拜的“神树”即“榕树”；三叶

蔓荆栽培在寨心和祭祀场，也是祭拜的“神树”。经

调查，章朗村的民间信仰及佛教信仰的植物有１０３
种，如芭蕉、鸡蛋果、榕树、蔓荆、文殊兰、砂仁、杉木、

菩提树、石楠等等。① 从宗教信仰来看，全村布朗族

皆信仰南传佛教。全村男子在满１３岁之后便可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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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考云南省绿色环境发展基金会、中国科学院东南亚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章朗村项目合作小组于２０１６年５月４
日所进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报告，第７－８页。



入寺中做小和尚，短则一星期，长则终身，这种规定

在东南亚信仰南传佛教的国家中普遍存在，做和尚

时间长短有异。在严格的宗教信仰之下，僧人、信众

对于自然持“平等观”“众生观”，只有共生才能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章朗村布朗族的信仰观念约束

了人们的乱砍滥伐以及过度掠取行为，保护了生物

多样性，维持了生态系统平衡。

章朗村作为一个千年古寨，其悠久的历史文化

为布朗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世世代代承袭的“布

朗王子”“龙坝头”，乃至缅寺与村寨的“佛爷”和

“阿章”，即“神圣”与“世俗”之间的共生，在村寨文

化架构的管理模式之下，布朗族的传统才得以延续。

布朗族的传统文化蕴含于生产生活、乡规民约、祭祀

礼仪、民间信仰和宗教信仰之中，实现了人与自然和

谐发展。

三、危机与应对：布朗族生态文化的转型①

布朗族生态文化在转型过程中，既有传统向现

代的转变，又有传统与现代的交叉共融；既与中国社

会的整体性变迁类似，但又异于中国当代社会的转

型，表现在从采集狩猎与农耕社会结合向工业化社

会转化、从自给自足的原始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转化、从伦理社会向法制社会转化、从异质化

向同质化转型。这一局面的打破对于布朗族传统文

化中的生态文化既是一种危机，又是一种挑战。章

朗村布朗族在面临社会转型的同时，因利益诉求、外

部诱惑、市场刺激等因素，各种驱动机制的影响，带

来诸多矛盾与冲突，亟待寻求更好的方式，在传承传

统文化的精髓同时，又能实现布朗族生态文化的

创新。

（一）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章朗村布朗族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主要体现在

生产技术革新及观念的转型，直接从原始社会过渡

到社会主义社会。由于人口增加、经济发展对于土

地和资源的需求剧增，传统的生计方式难以满足人

们的生存发展，人口的自然增长与当地资源之间的

矛盾日益突出，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与此同

时，现代技术逐渐替代传统的生产方式，如茶叶生产

的商业化。

长久以来，章朗村的农耕方式主要是“刀耕火

种，轮歇抛荒”，农作物以旱稻为主。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以来，章朗村人口开始逐渐增加，耕地渐趋紧张，

传统的轮作制度、采集狩猎已难以满足人们的日常

需求。据当地天然林的管护员坎动所讲：“在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左右，那时我十来岁，经常和孩子们去森

林玩，很多的拖拉机从森林进进出出，大棵大棵的树

被拉到寨子里用来建房。”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

随着人们需求的增加，更多的森林植被被开辟为农

田，或被用于建筑房屋，过度的掠夺自然资源造成这

一时期的森林破坏极为严重，导致森林覆盖面积普

遍降低。天然林的两位管护员岩章往、坎动看到现

今稀疏的森林仍旧在感叹：“这些都是我们小时候

（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大人们砍的啊，那个时候的

森林比现在茂密得多！”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章朗村村

民由于生活艰难，大批的年轻人只好外出至我国其

他地区，或者泰国、缅甸打工谋生，这样，人口的骤然

减少在一定程度上使当地生态系统得到短暂修复。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茶叶进入商品市场，并为章

朗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一些外出务工的人口

开始回流。茶叶市场的开辟，使当地生计方式发生

根本性的转变，茶叶种植取代了原本的旱稻、玉米、

甘蔗。一方面，在人口回流的刺激之下，新一轮的人

口激增使得一些山地被用于建造房屋，如章朗村中

寨则是人口激增、土地资源紧缺之下新建的寨子；另

一方面，茶叶市场的巨大利益使得村民无限制地种

植茶叶，甚至不惜违反法律在天然林、水源林、风景

林中种植茶叶。笔者跟随章朗村天然林保护小组的

工作人员一起到天然林进行巡护时，发现一些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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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林中，分布着大片的茶树苗，有些茶树周围的植被

已被砍掉。据管护员坎动所讲：“一棵茶树苗５角
钱，现在人们都有钱了，不在乎这点钱，知道这么做

会罚钱，而且也知道被我们发现会全部拔掉，还是照

样做。”护林员、管护员都称：“这种事情太多了，上

报过，但也没有多少效果，苦的是我们，想尽自己责

任杜绝这种情况，但又是乡里乡亲开不了口。”人与

茶之间出现的矛盾并非一种单一现象，其涉及的利

益群体主要包括村民、护林员两个行为主体，但此种

矛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以下简称《森林

法》）以及乡规民约的限制之下仍未得到有效解决。

章朗村人认为：“保护好章朗村的森林光是林业部

门依据《森林法》管理是不够的，还需要村民的传统

信仰、组织和仪式协同作用。”

章朗村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文化在人口增加、利

益诉求、市场刺激之下，要求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表

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计方式从采集狩猎—农耕向

茶叶种植转变，二是制度层面从伦理社会向法治社

会转变。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之中，人口与资源冲

突、地方乡规民约与国家法律之间的矛盾较为突出，

生计方式的转变需要适应当地生存环境，制度层面

的转变需要将国家法律与地方乡规民约结合起来。

因此，章朗村布朗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文化需要在

部分继承的基础上，融入新的现代化元素，才能实现

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

（二）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章朗村布朗族在传统与现代碰撞中存在交叉与

共融，主要表现在文化共存、技术传承与创新上。从

空间层面来看，布朗族生态文化是多方面、多层次、

多维度的，如具有标志性的建筑物“寨门”由木制变

为石制便是最好的体现，水泥路、太阳能路灯、公共

垃圾池、公共厕所等，最为显著的是金碧辉煌的别墅

式建筑，这些都是现代化的标志；而寨门旁的神树、

路旁静寂的坟山、山涧的泉水、位于最高处的缅寺建

筑等处处透露着传统信仰以及自然的气息。在传统

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需要在继承传统的生态文化

基础之上，以科学合理的方式转变当地非科学的思

想观念、制度规范等，建立适应当地自然环境和社会

环境的现代化生态文化发展模式。章朗村布朗族生

态茶园正是采用传统和现代技术相融合的管理模

式，实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共存共生。

章朗村茶园的管理模式正好印证了布朗族传统

管理和现代技术的结合。茶叶在布朗族的生产生活

中无时不在、无处不有。茶树一般是种植在森林之

中，更多的种植在集体林，在水源林、风景林之中也

有少部分茶树分布，茶林共生是其生态茶园建设的

成功模式。随着现代文化的传播，章朗村的茶园管

理受到了较大冲击，主流文化渗透、环境变化、劳动

力、土地经营方式、地方政策等，科学知识的普及使

布朗族对自然的尊敬和崇拜大大消减，原本一些有

利于古茶园生态平衡和资源保护的民族习俗、禁忌

和耕作文化等逐步淡化和消失。［８］在经济利益的驱

使下，布朗族大面积砍伐树苗，以种植茶树。同时，

茶园也正面临着危机，如毁林扩大台地茶园、局部改

造 “中低产茶园”以及过度采摘古茶树等。

因此，在应对茶园所面临的危机时，既需要继承

传统的茶园管理模式，也需要融入现代化科学技术，

维持茶园生态平衡。基于对布朗族村寨的古茶园实

地调查发现，古茶园在长期的人为传统的管理模式

之下，形成了不同的生态类型，大部分古茶园成片存

在于次生林中，少数单株分布在村寨周围的田地中。

次生林中的古茶园形成了具有上、中、下三层的复合

结构模式，其生态系统在结构和功能上与天然林类

似，群落结构大致可分为乔木层、灌木层和草本层，

古茶园的上层主要生长着椿树、榕树、樟树等高大乔

木，中层主要是古茶树、兰科、豆科等植物，下层为蕨

类、药材、野生蔬菜、姜科等。与天然林不同的是，古

茶园的中层是以古茶树为优势，古茶树盖度极高，可

带来长期、持久的茶叶经济效益，并提供木材、药材、

野生水果、野生蔬菜等采集经济。在村寨附近的古

茶园，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农户在古茶园中从事农

业生产，在古茶树下种植旱谷、玉米、豆类、杂粮等农

作物和蔬菜，形成具有茶叶经济和作物经济的复合

型生态系统，主要由古茶树和农作物构成，茶园地表

层由于种植农作物常被翻耕、施肥、除草，使得茶园

中几乎没有其他杂木，草本层除农作物外，其他植物

杂草被挤到地角、田边。［９］生态茶园的有效管理在

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当地生态环境，也提高了当地村

民的经济收入，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章朗村的

森林茶园农林生态体系成为山地农业中的一个典型

的示范模式。古茶树园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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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族的社会变迁，影响到其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传统的种茶文化与现代技术的结合，其中所包含的

生态意识是布朗族适应其生存环境需要而产生的，

不仅对于保护当地的生态起到重要作用，而且保障

了章朗村的社会经济发展，使得人们可以安居乐业。

综上，章朗村布朗族生态文化在面对传统与

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既有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又

有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转型的过程并不意味着传

统被现代一味地取代。传统与现代碰撞下，进一

步激发了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冲淡了原本的

信仰观念，现代化的进入仅是传统文化破碎的突

破口。布朗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文化在不同时期

出现的不同矛盾，需要融入现代化元素，以更好地

适应当地生存环境，寻求适合云南生态文明建设

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四、结语

布朗族生态文化建基于传统之上，又在现代化

过程中持续发展，但在转型之中，由于人口与资源、

传统经验与现代科技、宗教信仰与科学知识之间的

冲突，传统与现代并非单一链条，而是处于一种循环

模式，传统与现代需要融合。传统与现代碰撞下，生

态文化本身具有包容性，并非是一种消融，而是走向

更为贴近现实、符合未来的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道

路。由于田野调查点仅限于章朗村，对于不同生存

空间之下同一民族的生态文化的差异尚未进行有效

探讨，此方面也是当前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研究

中所欠缺之处，需要进一步深入。少数民族村寨社

会的转型与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变迁不同，中国社会

从同质化向异质化转变，但少数民族社会却在受到

现代化元素冲击下，从异质化向同质化转变，即趋同

化。这种现象对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是一种

危机和挑战，更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路径所在，有

利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长久发展。依照现代化进

程的速度来看，单一化、趋同化成为中国甚至世界的

发展走向，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如何在全球化发展中

寻求多元共存值得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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